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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 ! ! !!"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

这一天后，上海又恢复了宁静，戏院继续
演出，商店正常营业。“玉兰剧团”演至 !月份
歇夏，我们接到通知，军管会文艺处要举办第
一届戏剧研究学习班，号召大家都去参加。学
习班以越剧为主，分编导、表演两个系，当时
分管戏曲的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主任伊兵担
任学习班班主任。越剧界很多人都参加了，我
也报了名，还特意去买了双跑鞋。可是那时社
会上人心不稳，传言纷纷，当时大部分人对共
产党、解放军都还不了解，处于半信半疑之
中，我也有点动摇起来。
开学前夕，我路过设在常德路的学习班，

就去看了一眼，陈鹏、范瑞娟等人已经在那
里。当时正是午饭时间，没有饭桌也没有椅
子，碗筷就直接放在地上，大家捧着饭碗蹲着
吃，吃的是糙米饭、黄豆芽烧咸菜，据说还要
睡地铺、洗冷水浴。我心里更是犹豫，这也太
艰苦了吧。回到家，金家姆妈也劝我不要去，
她帮我想了一个逃学的借口———装病。我从
小就有一种类似偏头痛的病，发作时会从手
指一直痛到头顶。于是我借口生病，住进了一
家地处偏远的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休
养，病居然真的好了，再也没有发过。住院期
间，军管会非但没有来追问我逃学的事，反而
派人来慰问我，要我安心养病。我既心虚又惭
愧，只能含糊地应着。徐玉兰和团里的姐妹有
时候也会来看望我，玉兰大姐还告诉我一些
学习班里的情况，渐渐地消除了我的顾虑。学
习班快结束的时候，徐玉兰邀请我参加她们
的毕业公演，剧目是《小放牛》。我还和范瑞娟
合演了《盘妻索妻》，和徐玉兰合演了《游庵认
母》。
到了 "#$%年举办第二届学习班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还主动承认了去
年装病逃学的事。在学习班里，我们第一次学
了社会发展史，接触到类人猿这些知识，觉得
十分新鲜。除了上课便是听报告，说过去演戏
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现在我们成为国家的

主人，演戏是为人民服务。大
家顿时觉得地位不一样了，有
一种受重视的自豪感、使命感
和光荣感。

解放后不久，戏曲改革
的大幕渐渐拉开，改戏改人
改制。玉兰剧团是第一批实

行姐妹班的剧团之一。一开始，虽然废除了
老板制，但剧团结构还是沿用原来的，人事
臃肿开支庞大，主要演员和普通演员之间收
入差距悬殊，演出需要卖座八成才能保本。
"#&%年 #月，玉兰剧团由明星大戏院转入卡
尔登剧场（后来的长江剧场）演出，进一步改
制。经过精简后，只需卖座七成就够本了。如
此轻装上阵，剧团的票房又好，日夜两场，基
本场场客满，全团上下精神振奋，面貌焕然
一新。

在“卡尔登”的打炮戏是《鸳鸯剑》，连演
连满了一个月，全团发红蛋庆祝；演满两个
月时，还印了一套瓷碗作为纪念。演员的基
本工资以戏票为底数，卖座好收入就多，那
时我们常常能拿到“双薪”甚至“三薪”。姐妹
们手头宽裕之后就纷纷“顶”房子（注：!顶"

是!典"的俗称# 就是使用方给业主方一定量

的钱或者硬通货$数目略小于房屋时价$钱的

利息作为租金#若干年后$房主归还钱或者硬

通货收回房屋$如超过期限后则不可赎回$叫

做典死$房主就失去房子所有权），买家具，置
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我也在静安区泰
兴路一带“顶”下了两间新式里弄房子，正打
算把父母弟妹都接过来，实现一家团聚的梦
想，不料这时家乡却出现了一点意外。
解放前夕，地主们纷纷把手中的田地低

价抛出。我接到母亲的来信说，现在家乡田很
便宜，我们是不是也买一点。于是我就把积攒
的几两金子加上手头一些纸币寄了回去，在
家乡买了六亩半地。没想到土改时，家里来信
说，我家要被划成地主了，我听了一下子懵
了，遇见管土改工作的邢指导，我说：“我们家
才买了六亩半地，就变成地主了。”邢指导说：
“六亩半地怎么能算地主呢？不可能吧，我去
帮你了解了解。”邢指导去了之后，向当地工
作组说明，这六亩半田是我劳动所得买的，且
不满三年，按政策不应划为地主，最后定了个
“小土地出租”。经历那次风波后，我决定马上
把父母接来，一家人从此在上海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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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执行抓捕的任务开始了

我再问小黄：“二愣子有过前科吗？”“没
有。他虽然懒惰，但他的社会阅历不复杂，是个
头脑简单的人。”我迅速将这一情况向刘声涛
进行了汇报。听了我的汇报，刘声涛说：“从近
期的一系列调查情况分析，二愣子的嫌疑很
大，但从他的阅历看，如果涉案的话，他应该不
是主谋。”“我同意你的看法。从我们
调查的情况分析，二愣子顶多是个马
仔，他背后一定有一个老谋深算的家
伙在掌控着全局。老鸭是我们要突破
的一个重点。”我说道。

刘声涛分析道：“说得好。老鸭
为什么给二愣子手机呢？他们之间
一定有纠葛。但他们之间有什么纠
葛呢？假如老鸭是那个幕后操纵者，
要拿下他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认
为从二愣子这里打开突破口相对容
易得多。”“我也这样认为。我们暂且
不要惊动老鸭。先从二愣子入手打
开突破口。”刘声涛果断地说道。

跟踪开始了。刘声涛带领我和
另两名队员开始对二愣子进行跟
踪。次日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已悄
悄地埋伏在二愣子家菜地里。我们
发现他一早去橡胶地里割了三小时
的橡胶，中午进了一家生意火暴的“野生鱼饭
馆”点了许多菜，海吃一顿后，回家洗了个澡，
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出了门。他老婆骂骂咧咧
地追着出来：“又去找那个骚狐狸了，她给你
灌了什么迷汤药了，瞧，把你给迷的？”他回了
一句：“老子就去找她怎么了？你管得着吗？”
说完后，他骑上摩托车一溜烟向郊外驶去。走
了很远，他老婆还在叨叨着：“那个骚货看上
的是你口袋里的钱。”
第二天继续观察，发现他正常出工，然后

回家。第三天埋伏跟踪的结果和第一天的行
踪雷同。收工后到“金孔雀傣味饭馆”海吃一
顿，之后回家洗澡，然后骑摩托外出。
经过几天的跟踪，我们发现他三天两头

便往郊外跑。刘声涛将这一情况向王队进行
了汇报，同时还将密捕丁鹏的方案进行了汇
报。局领导听了专案组汇报后，马上批复了同
意意见。先以丁鹏嫖宿为由，将其抓捕，然后
在 '(小时内对其突审，打开突破口。
执行抓捕的任务开始了。

这一天，与往常一样，晚饭后，二愣子洗
完澡换上衣服骑上摩托车准备出门。

他老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追到门口骂
着：“都是女人，那个骚货跟我有哪样不同，咋
就把你搞得魂不守舍，天天往她那里跑？有本
事你把所有的钱都给我，就别回这个家啦。”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老子还真的不想回
这个家了。让我告诉你，她和你有什么
不同，她比你漂亮，比你风骚，比你温
柔。就你这个臭婆娘唠唠叨叨的嘴，烦
死老子啦。”他边说边扬长而去。
女人看着自己的丈夫远去的背影

破口大骂道：“去死吧，别回来了，和那
个骚货一起去死吧。”
跟踪开始了。我们四个人驾驶着

一辆越野车远远地跟在他后面。
沿着宽敞的公路，走过重重山峦，

穿过成片的橡胶林，只见二愣子的摩
托车一个急转弯向山腹中一条狭窄的
路上驶去。紧随其后的我们，被满天飞
扬的尘土遮挡住了视线。我们只好放
慢速度，待尘土过后乘胜追击，再次跟
上了他。

小路两边绽放着艳丽的攀枝花、
洁白如霞的野百花。当车子在幽暗的
山路盘旋了约五公里时，森林中几栋

建筑独特五颜六色的小草屋隐约出现在我眼
前，一看就是森林度假村。只见二愣子将摩托
车停靠在路边，然后向小草屋走过去。
我们迅速将车子埋伏在森林中，监视着

前方的动静。我所处的位置，不仅能清楚地看
见挂在小草房上“草棚歌舞度假村”几个醒目
大字，就连对面小屋子说话的声音我都能听
得清清楚楚。
当二愣子向草屋走去时，一个风情万种、

眉目传情、)%多岁的小女人喜笑颜开地迎了出
来。“来了，二愣。”“宝贝，过来，让我亲亲，想你
了。”二愣子边说边将小女人搂在怀里，并将嘴
凑了过去。“别这样，让姐妹们看见不好。”女人
躲开了他的嘴。“看见怕什么？我今天什么都不
怕了。”“不怕你老婆知道我们的事了？”“我不
怕。我出门的时候，那个臭娘们又跟我吵了一
架。她就这样天天地吵呀闹的，真让我烦死了。
还是你好，总这么温柔。”二愣子边说边双手将
小女人紧紧拥在怀里，吻住了她的唇。小女人
半推半就地倒在了他的怀里。


